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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
文明发展史，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没有
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但在过去较
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
如何起源、何时形成、经历了怎样的
过程、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等问
题，其实并不十分清楚。随着新中国
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事
业的发展，如仰韶晚期、大汶口晚
期、龙山文化遗迹和二里头夏代文化
的重大发现，以及自然科学如现代物
理学、天文学、计算机等相结合运用
于考古，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
物质和技术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厘清中
华民族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
在党和政府支持下，学界相继启动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但要开展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
研究，必须首先对夏商周三代的年代
框架进行完善。因为只有三代界限清
晰，才能由近及远开展上溯式研究。
因此，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
前，首先开启实施的是“夏商周断代
工程”。

夏商周三代的相关记录，频见于
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但三代的明确纪
年最早却只能上溯至“共和元年”（公
元前 841 年）。尽管自西汉刘歆开始，
几千年来众多学者都试图推定共和元
年以前的年代。但由于学者们“各自
为战”，加上资料有限、技术不发达，

所以一直没有突破。而且由于缺乏考
古遗存的佐证，有学者甚至认为“春
秋以前无信史”。

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
诞生以及几十年的发掘研究，“新的考
古资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历史有
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因此，1996
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设定了
四个目标：其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
从周武王到周厉王，确定比较准确的
年代。其二，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到
帝辛，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三，
商代前期从商汤到小乙，提出比较详
细的年代框架。其四，对夏代提出基本
的年代框架。自启动以来，这项“史无
前例的宏大学术工程”就在国内外引起
了巨大反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感慨
地说，“龙的传人在寻自己的文化之
根”。与此同时，国外学术界也非常关
心，美国的《中国古代通讯》作为欧
美国家研究中国古代的最主要期刊，
对这一工程作了详细报道；还有些外
国学者寄来关于武王克商年代研究的
最新成果供我国有关专家参考等。

经过200余位多学科专家历时5年
的联合攻关，2000年工程结项。11月
9 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这份
年表把我国有科学依据的历史纪年由
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向前延伸了 1200多年。工程定夏代
始年约为公元前 2070年；夏商分界约
为公元前 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

前 1300 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 1046
年。“这些作为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
段性成果，解决了一批我国历史纪年
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为继续探索
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
承转合的发展脉络，给后代留下一份
完整的文明编年史打下了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
经过两年 （2002—2003 年） 的预研
究，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
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
国家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在 2004 年 正 式 启 动 。 第 一 阶 段
（2004—2005 年） 的主要任务是，对
中原地区在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前
1500年之间的文明形态开展研究；第
二阶段（2006—2008 年）的研究上限
向前延伸至公元前 3500年，空间范围
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起步更早的黄
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
域；第三阶段（2006—2015 年）重点
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
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
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
关键技术研究开展工作。2016年整体
工程完成结项，考古调查及发掘实例
说明，在距今 5800年前后，黄河、长
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
明起源迹象；距今 5300年以来中华大
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
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
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

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
领者。也即是说，自 1996年启动“夏
商周断代工程”以来，至 2016年“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工程完成
结项，经过20年的研究，中国人终于
对自己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起源和早期
发展历程有了科学的答案认知——即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在自己的土地
上独立成长起来的，并呈现出多元多
点出现、最后融汇为“一体”的发展
特点。

20世纪90年代开始酝酿、启动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不仅具有史学意义，而且具有
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学术
上，工程研究团队累计发表数百篇学
术论文和出版数十部学术专著，培养
了一大批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
生及博士后，推动了中国考古事业的
发展，并探索出一条多学科联合研究
的道路。在社会上，最新研究成果呈
现于新修订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利于
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在国际上，不仅可以对中国的文
明古国形象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说
明，而且可以为有关人类古代文明的
研究提供技术、方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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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 （1915—1986 年），本名
西奥多·哈罗德·怀特，美国犹太裔
记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作为《时
代》周刊驻中国特约记者，采写了大
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闻报道，曾获
得普利策新闻奖。白修德是中国抗战
重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1946年，他
和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反映抗
战时期较为真实的中国，轰动一时。
斯诺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具备了真
正的宽度和深度”；索尔兹伯里盛赞它

“可与斯诺的著作相媲美”。书中深刻
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
认为通往中国未来大门的钥匙掌握在
中国共产党手中。

感性的认识：
共产党是民心所向

白修德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是著
名汉学家费正清的第一位学生，毕业
论文题目是“1915年日本对华二十一
条”，以专业最优成绩毕业。面临职业
选择时，导师费正清建议他走埃德
加·斯诺的道路，于是，白修德决定
将中国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站。
1938年，白修德来到上海，次年春到
达重庆，成为国民党政府中央宣传部
的一名顾问。几个月后，机缘巧合之
下，他成为 《时代》 周刊的特约记
者。初到重庆时，白修德非常兴奋，
因为他发现蒋介石政府高官中有许多
人都有哈佛大学的教育背景。但是慢
慢地，他失望地意识到“所有说得一
口流利英语的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
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
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
因此根本无法帮助我了解中国真正的
现状”。

1939 年 9 月，白修德决定亲自到
北方去调查战事。这次深入战争前线
的经历，一方面让他对日军的暴行有
了更加真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让他

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他曾
跟随国民党的军队驻扎在山西的一个
小山村中，副队长在向村民请求物资
补给时自称是共产党的游击队。白修
德好奇地问为什么要这样说，结果副
队长回答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国民
党的游击队，他们就不会给我们的马
匹提供食物和水了。”这段旅途中的小
插曲在白修德的心中萦绕，久久不
散，他开始思考为什么人民对待共产
党和国民党的态度如此不同。在此期
间，他曾和共产党的游击队有过几天
的接触，对共产党的主张、作风有了
初步的了解。经过不断观察，他慢慢
领悟到“先有人民，才有政府，你要
能保护人民免受任何暴力与杀戮的伤
害，他们才会满怀感激地接纳你……
在山西的山区中，在那里，共产党人
还没有自称政府，但他们正在逐渐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因为他们在保
护人民”。山西之行，让白修德发生了
认识上的初步转变：“在返回重庆时，
我已无法再将蒋介石或他的美国化的
政府领导班子当作真正的政府看待
了。他们对各种事件毫无掌控力，我
迫切地想要与他们相脱离。”

深入的观察：
国共两党区别所在

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中，白修德
曾经有过立场选择的困惑。一度，他
与《时代》周刊一起把蒋介石包装成

“民族英雄”，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才符
合美国的利益，并且有利于中国抗战
的局面。但是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
特别是在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后，白
修德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彻底的转
变。河南大饥荒是现代史中最严重的
饥荒之一，是一场生灵涂炭的浩劫。
1943 年 2 月末，白修德与 《泰晤士
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深入灾
区调查，目睹了饿殍遍野的惨状。同
时，他也发现这不仅仅是天灾造成
的，更多是人祸。接连而至的旱灾、
蝗灾固然是导致饥荒的直接原因，国
民党政府在河南强征军粮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而且灾荒发生后，各级官员
瞒报，并对有限的赈灾款项进行层层
盘剥，视灾区百姓生命如草芥。白修
德将灾区的真实情况在《时代》周刊

曝光，这激怒了正在访美的宋美龄，
并要求《时代》周刊开除白修德。在
宋庆龄的帮助下，白修德才得以面见
蒋介石，讲述灾区的惨状，为灾民争
取到了一定的救助物资。这次经历让
白修德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他坦言自
己的看法转变：“一开始是尊敬和钦
佩，然后是同情和怜悯，最后是鄙视
和不屑。”

大时代的风云际会，让白修德有
机会与诸多伟人近距离接触。在重庆
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龚
澎等共产党人，并被他们的人格魅力
所折服。1944年10月，白修德跟随美
国特使赫尔利的代表团访问延安，作
为唯一的美国记者在那里逗留三周，
有机会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刘少
奇、彭真等重要领导人。在他看来，
延安的氛围和重庆明显不同：作为国
民党陪都的重庆，“城墙内弥漫着浑浑
噩噩，时间停滞般的空气”；而延安

“那里的空气和重庆不同，夏天干燥而
焕发，冬天严寒而愉快”。通过这一阶
段的接触，白修德对延安留下了很好
的印象，他意识到“延安首先是个思
想工厂”，“延安根据地并不往前线运
输任何东西，一切战区都是自给自足
的，延安唯一向外输送的是人——可
以传播思想的‘党政干部’”。穿梭于
重庆与延安之间，两相对照，白修德
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迄今为止，共产党和国民党
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
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
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
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
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
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
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

理性的思索：
共产党的为民情怀

经过不断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白修德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不愿意
因为服从美国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歪曲
历史真相，他不满足于碎片化地记录
时代，更希望能整体性地呈现历史，
并追寻历史背后的深刻逻辑。因而，
当日本投降后，《时代》周刊要求白修
德继续写文章美化蒋介石时，他选择

了断然拒绝。1945年 9月 18日，白修
德告别重庆，返回美国。“在那一刻，
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我下定决心，
要成为第一个将蒋介石政权势必会土
崩瓦解的故事讲出来的人——哪怕这
意味着与《时代》和亨利·卢斯的彻
底决裂。”

作为一个亲历中国激荡岁月的记
者，白修德通过与贾安娜合著《中国
的惊雷》，将对抗战大背景下的国共两
党的观察和思索展现了出来。两党最
大的区别在于对待人民的态度。在河
南惨绝人寰的灾荒面前，国民党政府
漠视生命，救灾不力；在日本罄竹难
书的暴行面前，蒋介石却说“日本的
侵略是癣疥之疾，共产党才是心腹大
患”。但与此相反，“人民”二字对于
共产党来说却力重千钧，共产党将人
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人民，依
靠人民，与人民群众形成了牢不可破
的血肉联系。面对日军的扫荡和国民
党的封锁，中国共产党“从不毛的山
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链环，以一个弧
形的姿态，从东北一直连到了长江流
域……他们深入到每个村镇的下层黑
暗中去，用他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口
号从那里唤起了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
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之所以能够创
造这样的奇迹，“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
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
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白修
德和贾安娜洞悉了共产党的力量之
源，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
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
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
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
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基于这
样的逻辑，他们在层层迷雾中洞悉了
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该书中大胆作出
预测，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胜利将
属于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白修德亲赴前线报
道、深入灾区调查，体现了一个战地
记者的勇敢品性和悲悯情怀；为了戳
破虚幻的泡沫，揭露国民党腐败无能
的真相，他不惜与 《时代》 周刊决
裂，体现了追寻真相的坚韧意志和不
畏强权的正直品格；他通过《中国的
惊雷》深入分析共产党的力量之源，
预言胜利将属于中国共产党，体现了
在层层迷雾中洞悉真相的能力，成为
那段风云激荡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2022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
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的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举行会谈时指
出，坦赞铁路是中坦和中非友谊的
丰碑。当年中国自己还很贫困时，
我们勒紧裤带帮助非洲兄弟修建了
坦赞铁路。现在我们发展起来了，
更要本着真实亲诚理念，帮助非洲
朋友实现共同发展，构建新时代中
非命运共同体。坦赞铁路是连接
中、南、东非交通的大动脉，也是
连接坦、赞两国的主要交通干线。
坦赞铁路的建成促进了坦桑尼亚和
赞比亚两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从经
济上摆脱了殖民主义控制，有力支
持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架起了
中非友谊的桥梁，密切了我国与非
洲国家之间的联系，提高了中国的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中非关系史
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一）

近代殖民统治时期，坦桑尼亚
和赞比亚两国的经济受殖民当局的
控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
端。独立之初的坦桑尼亚在当时的
世界经济秩序中处于从属地位，是
一个出口原料、进口成品的农业
国。随着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
发展，坦桑尼亚与赞比亚分别在
1961年和 1964年相继宣布独立，这
时的非洲大陆正处于黎明前的黑
暗，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者与
殖民主义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较
量，赞比亚一时间成为支援南部非
洲人民解放斗争的前哨。赞比亚以
蕴藏丰富的铜矿而闻名，铜矿贸易
是其重要经济收入来源。但赞比亚
是一个内陆国家，东西南三面都是
未独立的殖民地，殖民者控制着出
海口，切断了铜矿贸易的线路，只
能通过东北方向的坦桑尼亚出口铜
矿。为此，坦、赞两国领导人决定
建设一条连接两国的铁路，打通出
海口。但是新成立的两个国家经济
基础薄弱，无力自行筹建大型工
程，只能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求助
于西方国家。世界银行对两国是否
有能力建成这样一条铁路持怀疑态
度，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西方国家
也从自身利益考量，认为修建坦赞
铁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援建坦
赞铁路的请求采取拒斥态度。坦、
赞两国转而求助苏联政府，也同样
遭到拒绝。在四处求援无果的情况
下，坦、赞两国领导人找到了中国。

（二）

1965 年 2 月，坦桑尼亚总统尼
雷尔首次访华，在同中方领导人会
谈时，表达了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
路的愿望。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
程，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
期，国内经济仍很困难。令他意外
的是，中国领导人竟然答应了他的
请求，中国政府从支持非洲国家争
取民族独立，积极发展中国同第三
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战略角
度，表示同意援建这条铁路。中方
将援助非洲当作应尽的国际义务，
不求回报。1963 年，在同非洲朋友
谈话时，毛泽东说：“已经获得革命
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
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
主义的义务。”

1967 年 6 月，赞比亚总统卡翁
达访华期间，再次探询中国政府对
修建坦赞铁路的意见。中国政府明
确表示，只要坦、赞两国下定决
心，中方愿意承担投资修建坦赞铁
路，并强调这是对广大非洲人民反
帝反殖民地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
支持，帮助支持非洲国家发展民族
经济，巩固维护民族独立。1967年9
月，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团在
北京签署协定，修建坦赞铁路正式
确定。

（三）

援建项目确定后，中国政府迅
速派出了勘测设计人员。坦赞铁路
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
长 1860公里，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
术人员进行勘测、设计、组织施
工。虽然中国工程技术施工人员早
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非洲后
发现当地的施工条件艰苦程度远远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铁路沿线地形
复杂，线路需跨越高山、峡谷、湍
急的河流、茂密的非洲原始森林，
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人迹罕
至，到处充满了野兽、蚊虫和病
菌，被人们称为“绿色沙漠”。全线
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异

常艰难。在炎热的非洲南部地区，
大多是河流与沼泽地，地形特殊，
经常暴雨倾泻，施工便道被冲毁。
由于施工条件艰苦，大型施工机械
极度缺乏，工程建设大部分时间只
能依靠人海战术。

在野外施工，工作现场就是生
活现场，工作条件艰苦，生活也是
超乎想象的艰苦。国内运去的帐篷
不够用，施工人员只能住在自己搭
建的草棚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
件下，中国工人们发扬了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精
神，以愚公移山的意志，将铁路工
程建设一点点地向前推进。中国工
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感动了坦、赞两
国施工人员，他们也向中国工人学
习艰苦奋斗的精神，共同努力推进
施工进度。经过全体工程技术人员
的共同努力，1976 年 7 月 14 日，这
条曾被西方舆论断言不可能建成的
铁路比预期时间提前建成通车。

（四）

坦赞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
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建设这条
铁路，中国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巨大
努力，全线修建桥梁 320 座、隧道
22 座，兴建车站 93 个，建设房屋
37.6 万平方米。发运各种设备材料
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
5.6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
中国员工多达1.6万人，投入物资机
械 83万吨，先后累计派出专家和工
程技术人员 3000多人次，参与当地
工程建设、管理、维修、培训等。
作为当时并不富裕的第三世界国
家，中国倾尽人力、物力、财力帮
助坦、赞两国修建铁路。

坦赞铁路建成后，为赞比亚矿
产物资出口提供了一条新的、可靠
的出海通道，有力支援了非洲人民
的解放事业。坦赞铁路促进了坦、
赞两国经济社会发展，铁路沿线建
起了许多新兴城镇，成为当地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支援南
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
作用。中国的无私援助赢得了非洲
人民的真诚友谊，非洲各国在国际
事务中对中国给予有力支持，帮助
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席
位。坦赞铁路见证了中非人民之间
的患难友谊，是用汗水和生命铸就
的友谊之路。尼雷尔曾高度评价：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
的伟大贡献”。卡翁达总统说：“患
难知真友，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
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铁路
被誉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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